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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NOTICE and DISCLAIMER:  Sawney Beane requests that any distribution of this work of fiction remain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story is suitable neither for minors nor for the seeming majority of adults who have difficulty distinguishing fantasy from reality.  It is pure fantasy, which means that, for whatever reason, someone has found it interesting to think about the events depicted herein.  It does not in any way mean that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see this fantasy become reality, so if you are the type of person who might be swayed into doing something irrational by reading a work of fiction, the author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you decline to rea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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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那麼……我現在該怎麼做？」莎拉帶著緊張的語氣問道。



那個領著她走過迷宮般的道路來到這個小房間前的一臉老姑婆相的女服務生，不懷好意的笑了起來，「任何能把妳自己賣出去的事情！親愛的，記住，任何事情！」



「呃，是的……不過，我到底該怎麼做？」



「親愛的，這不關我的事情。這個房間每天我們收妳100塊，外加妳賣價的10%，除此之外，一切就看妳自己的了。」



「呃，好吧，我知道了。不過我怎麼……」



「注意聽好了，妳找到希望的買家時，只要按下這個紅色的按鈕，就有人會過來幫妳處理文書工作的。就這麼簡單。」



莎拉瞥了一眼那個按裝在房間裡面，通常門鈴應該在的位置上的，那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紅色大按鈕。



按鈕上方裝著透明塑料保護蓋，防止誤觸。



莎拉在潛意識深處並不認為事情會像這個服務生說的那麼簡單，不過這時那個助手已經帶著惡毒的笑容離開了房間走掉了，只留下莎拉一個人了。



莎拉懷著猶豫不決的心情巡視了一下自己的新居。



這是一個小房間，傢俱也只有靠著後面牆壁的一張床和掛著紅色窗簾的窗口下的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



從窗口望出去，外面是肉市裡的一條通道，同時莎拉可以看到位於街道對面的另外3扇窗戶，每扇窗戶後面都有一個裸女隨著無聲的旋律，跳著誘惑的舞蹈。這似乎給了莎拉一些關於她未來命運的不詳暗示。



她脫掉了自己的襯衣、牛仔褲和鞋子並把它們整齊的疊放在屋子裡面的一角。



莎拉衣服下面穿著比基尼泳衣，她本來認為這將是在這裡比較合適的衣物。不過一路上她在街道兩邊的窗戶裡看到的每一個女孩都是全裸的，所以她也不得不不情願的脫掉了這些布條，完完全全的赤裸著身體。



當她站到窗口的時候，她的第一本能就是用手臂掩住自己的私處和胸部，她的身體也在恐懼和難堪中不由自主的顫抖了起來。不過很快她意識到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好處，所以她強忍著不安，把自己的手臂放了下來。



她嘗試著稍稍擺動了幾下自己的身體，做了幾個舞蹈動作，不過這讓她覺得很不自在，所以她很快停了下來，只是安靜的從窗口望出去，看著外面的街道。



幾分鐘之後，她走到自己的衣服那邊，取出了那張她在上周收到的精美證書——那是她的估價單。



她付了一個粗魯的男人很大一筆錢，來讓他在他店後面的小黑屋裡撫弄並猥褻的評論她的肉體。



不過他在這張證書上簽下的數字很不錯，即使考慮到她為此經受的折磨和屈辱，這也是值得的。



這個數字足夠支付她弟弟的很大一部分大學學費，或者更像她所認識的他會做的那樣，很大一筆酒費。



不過這時她已經不再關心她的受益人打算去怎麼使用這筆錢了，重要的是這張證明書是這個世界上第一件可以告訴她，她不是毫無價值的證明——



雖然，嚴格的來說，這份文件所證明的不是她的價值，而是她肉體的價值。



她小心的把證明書放到了桌子正中，回到了窗口繼續觀望了起來，街道對面的女孩還在繼續狂野迴旋著舞動著。



莎拉在窗口的地板上發現了一個小收音機，順手打開了它。



裡面傳出的微弱音樂聲讓她有了些韻律可以伴隨著起舞，不過她還是發現她身體的動作更像是不協調的顫抖，看起來她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讓自己的手不要去遮住胸部和私處了。



這音樂聲同樣不能掩蓋住從牆後面傳來的大聲呻吟聲，這說明隔壁房間的那個大胸脯的金髮女孩正在做某些更加激烈的產品展示。



窗戶外面，街道上面開始逐漸出現走來走去著的衣冠楚楚的男女們。



其中一些幾乎看都沒有看一眼她就匆匆走過了，另一些則注視了她幾秒才朝下一扇窗戶逛去。



每一道目光似乎都刺入她的靈魂，讓她無力的感到自己的卑微和脆弱。



不過放在桌子上的那張證明了她價值的紙片，讓她保持了最低限度的勇氣，繼續站在窗口。



她突然有了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立刻穿上衣服，跑回前台，付掉今天的100塊房租，然後跑回家承認自己的失敗。



不過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些在汽車大燈前，呆住的野鹿一樣，那些灼燒著她皮膚的飢渴貪婪的視線，讓她留了下來。



最終，在幾個小時的這種折磨之後，有一個男人漫步走過她的窗子，用稍稍不同的目光看了她幾眼。



他停下來，似乎考慮了一下，臉上出現了相對於之前那些對她感興趣的顧客，不那麼冷酷的溫柔笑容。



他還留在那裡的原因只能有一個，不過這對她來說似乎更像是一種解脫。



很快，他走到了門口前，敲起了門。



她微微打開了一條門縫，盡可能努力的笑著，不過沒有說什麼——



她對於這時應該做些什麼毫無概念。



「第一天？」他溫和的問道。



「是……是的。」她結結巴巴的回答，「有那麼明顯嗎？」



「確實很明顯呢，親愛的。」他說著開朗的笑了起來。



「實在對不起……」她很鬱悶的低頭盯著台階嘀咕著。



「沒有關係，我喜歡新人。」



「你喜歡新人？」她驚奇的問道，「為什麼？」



「一會我會告訴妳的，不過妳可以先讓我進來嗎？」



「噢！」她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打開了房門，「真對不起。」



「沒關係。」他寬容的回答道，「今天對妳來說毫無疑問是非常緊張的一天，我可以理解的。」



他拉上了那道厚厚的紅色窗簾，幾個小時來的第一次，莎拉感到從那些不懷好意的目光裡傳來的壓力消失了。



這讓她可以把注意力放到眼前這個用這麼客氣的口吻和她說話的奇怪人身上了。



他高大英俊，大概是她兩倍年紀，不過體態依然年輕，正用和藹但卻果斷的目光看著她。



他手上帶著金質的結婚戒指，不過他看上去並沒有因此感到什麼不自然。



她知道這確實沒有關係——



事實上說不定就是他妻子讓他來這裡的。她知道他為什麼來這裡，不過他的魅力依然讓她喜歡上了他。



「這裡有兩種類型的女孩。」他意味深長的說，「那些只在這裡待了一兩天的，和待在這裡幾周的。」



「哦。」



「我更加喜歡第一種女孩，因為在這裡待久的女孩會變得粗魯，而新人們則更加甜美、人性化一些，不像那些待久的女孩那麼憤怒、痛苦——這些情緒可不會讓肉更加可口的。」



「我知道了。」莎拉一邊試著理解，一邊回答道。



「街對面的那個女孩，」他指著那個跳著迴旋舞的，有著來回搖晃著的巨乳和肉肉的大腿的金髮女郎說道，「她在這裡至少3周了，而且看上去還會在這裡待上一段時間。」



「為什麼？」莎拉問道，「她很漂亮，而且那麼性感！」



「不錯，不過女孩肉是高價品，所以妳得是高品質的才能立刻吸引到顧客。」



「喔。」莎拉不知道這段對話這麼會離題到這個地步。



「看這裡。」他摸著她赤裸的大腿，引導著她把腳放到了椅子上。



他按摩、揉捏著她的大腿，「注意看。」他說，「這才是好肉——柔軟嫩滑，而且沒有太多脂肪。不是每個女孩都能有這麼好的肉質的。」



莎拉有點困難的理解著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正在討論肉質的那塊肉，正是她自己身上的。



「謝謝。」她真心實意的柔聲說道。不管怎麼說，這樣溫柔的評估要比她之前接受的冷酷非人性化檢查要容易接受多了。



「妳看，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女孩能很快離開這裡。」他宣稱道，「要麼她們是特別完美的，所以一上市就立刻被人搶著買走了；要麼就是對於自己的價值有著理性的認識。」



「哦，是這樣啊。」莎莉說著拿起了估價表遞給了他。



他仔細的看過了這張表格。



「這是不錯的評估，莎拉。」他看了看證書抬頭的名字，說道，「不過很多女孩都認為表格上寫了多少，人家就得付她們多少。她們堅持著上面的價格，不接受任何其他的數字，所以她們將在這裡待上幾周。事實上大多數女孩出售的價格不會比估價表上的一半多多少——有時甚至還不到一半，特別是考慮到最近的經濟情況是這麼不景氣。」



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語，而不是對莎拉解釋著什麼，但是她還是感到自己的心隨著他說的每一個字而一點點沉了下去。



看上去她肉體的價錢，不能如同她想像的那樣，替她支付她弟弟那麼多節課的學費或者是那麼多品脫酒精。



「隨便說一句，我叫詹姆斯。」他把表格放回桌上時，像是突然才記起她還在這裡似的，繼續溫柔的撫摸著她的身體，同時介紹道。



她知道他是在評估她的肉質，不過他如同對待情人一樣的溫柔動作，讓人可以忘記他的目的，從而沉迷於愉悅之中。



「我很滿意。」他用柔和的嗓音說道，「妳能值個好價錢，莎拉。妳幾歲了？」



「22。」她簡潔的回答。



「不得不說，這是恰好的年分。」他嘀咕了一聲，笑著說「好吧，我想我能讓今天成為妳留在這裡的最後一天。」然後他指了指床，「可以嗎？」



「喔，當然可以。」她沒有準備，所以有點慌亂。



不過她知道客人們都想在購買前試用一下貨物，而這個英俊的男人也讓她喜歡這個主意——至少這比她來這裡的最終目的要讓人愉快多了。



他很快脫掉了衣服，然後和她一起爬到了床上。



莎拉把自己柔弱的軀體投入了他的懷抱，頭枕著他厚實的胸膛，感受著他帶來的溫暖。



他用前額上一個溫柔而讓人安心的吻開始，然後吻著她的臉頰，用牙齒輕輕咬著她的耳朵，接著是在她的嘴唇上一個漫長浪漫的濕吻。



她感覺這更像老情人之間溫存，而不是商業質檢。她在他懷抱裡完全放鬆了下來，把自己完全交託了給他。



在長吻之後，他一路順著她纖細的喉嚨經過了她的肩膀開始吻舐了下去。



毫不誇張的說，他是一個「口舌靈巧」的男人，她非常享受著他舌頭在她肌膚上的跳動。



接著他開始溫柔但是堅定的品嚐起她的胸部來，他的舌頭靈活的撩撥著她的乳頭，讓她不由得發出嬌媚的低吟。



他的手抱在她的身後，按摩著她的肩胛，然後他的舌頭繼續向下探索，沿著她顫抖的肚皮、大腿內側、小腿一路探索著她的身體，最後又回到了她的下體。



他侵略性的舌頭開始在她身體裡面激起微微讓人刺痛的激情，他的牙齒則輕輕的咬著她的肌肉。



當他貪婪的品嚐著她的陰部時，她知道她將屬於他了——



不管價格如何，她都會和他一起離開這間屋子，緊接著她的意識就被一波激烈的高潮淹沒了，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好一會之後，當她喘息著仰天躺著時，他走開了一下，不過很快戴好避孕套（不是所有人喜歡沾染上別人體液的肉的）回來了。



他用力把他的分身刺入了她身體的最深處，她感到自己就像是被穿刺在他的男根上一樣，不過她意識到這是她最後一次性交，同時也意識到這是她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結果了，所以雖然她知道這個愛人最後會殺死她，但是一切都已經不再重要了——



她的理智已經被激烈燃燒的情慾吞沒了。



當激情終於消退時，他翻身仰天躺下，而她則蜷偎在他的身上，試著讓他們的肌膚有更多的接觸。



她想忘掉自己的所有煩惱，一切任由他來擺佈。



她不想成為一個那些在窗子後面跳上幾周等著完美先生出現的絕望的孤單女孩。



她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白馬王子，哪怕她弟弟將會無法還上酒錢並失學，她也要把自己賣給他。



休息了一陣之後，他起床穿上衣服，她則躺在床上羞澀的看著他從桌上拿起了她的估價單。



他看著她的估價考慮了一會，回頭看著她揚了揚眉毛說：「我打算給妳一個出價。」



「說說看吧。」 她突然發覺自己可能還沒有理順自己的呼吸，不過心底裡她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了。



不過他接下來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他不光簽下自己的名字，而且給出了比估價還要高10%的價錢。



「這個價錢讓妳滿意嗎，莎拉？」



「當……當然。」她結結巴巴的說道，「但是妳的出價比我的估價還要高呀！」



「不錯，寶貝。我希望在市場取走他們的10%費用之後，妳還能得到妳的全價。」他笑著說，「反正這個價格對妳來說已經算很合理了，」他補充著，「妳的估價師明顯眼力不足呢。」



「謝謝。」她高興的幾乎暈了過去，幾乎哽咽著說道。



不過同時在她意識的深層，恐懼也開始一點點滋生了起來——



她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成交？」他翻開了塑料保護蓋把手放到了那個紅按鈕上面，回頭問道。



「成交！」她定了定神，用力回答道，「還有……謝謝。」



詹姆斯按下了按鈕，然後回來坐到她旁邊的床沿上。



她沒有費事去穿上衣服，只是坐在他懷中顫抖著等待著命運的降臨。



10分鐘之後，一個穿著白外套的服務生過來了。



當注意到一個陌生人走了進來，並用不懷好意的目光瞥了她一眼的同時，莎拉立馬蜷縮到詹姆斯身後，試圖把柔弱的自己掩藏在他堅強可靠的身軀後面。



那個服務生拿來了一些文件，並記下了詹姆斯的用戶號碼和信用卡信息——



當他看到詹姆斯的出價之後，看上去小小的吃了一驚。



接下來她和詹姆斯在文件上簽下了各自的名字——



就這麼簡單，她就成為了他的物品。



很奇怪的是，她對於她剛剛簽字放棄的自由，連一點惋惜的感覺也沒有。



莎拉在這個小小的展示間的生活結束了，她和詹姆斯在服務生的帶領下走出房間，走進了通道。



她的衣服則被丟在了那個小房間裡面——



反正她不再需要它們了。



當他們走向巷末的時候，顧客們不由得都用欣賞的目光看著她的身體，女孩們則停下了一小會她們的舞蹈，帶著女性天生的同情心朝她揮手道別。



這段路漫長又讓人不安，不過莎拉緊緊靠著詹姆斯，依靠著他肩膀上的安全感，堅持了下來。



服務生領著他們走進了一間繁忙的房間。



這間按照傳統習慣漆成白色的房間地板上有好幾個紅色的池子，房間裡到處都是繁忙的操作著機器的人們。



這是一個嘈雜又恐怖的地方，莎拉不由得更加緊密的靠在詹姆斯身上。



「你打算怎麼處理她？」當他們走進房間的時候，服務生問道。



「我需要把她切塊帶走。」她驚奇的發現她對他說到處理自己時的口吻，一點都沒有感到不快。



於是服務生把他們帶到某台機器前面的一組人那裡。



一個驚恐的金髮女郎已經被捆在機器上，她的脖子被鉗在機器上，3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工人正在按著她扭動著的身體上不同的部分，一個不耐煩的抱著雙臂的穿著套裝的男人站在他們身邊。



其中一個工人對著詹姆斯喊道，「嗨，沃特森先生。真高興又一次看到你，先生。你這次買下的真是個美女呢，稍等一下，我們很快就能處理她的。」



在越來越驚恐的莎拉眼睛前面，出現了一把恐怖的刀具，它不是和斷頭台上用的那種用重力自然加速的，而更加像大型的切紙刀——



一頭用鉸鏈固定著，另一頭有一個把手。



一個工人把自己的體重壓在了把手上面，用力按了下去，刀刃落了下去，輕易的切斷了那個金髮女郎脆弱的脖子，在刀鋒落在她脖子後面的肌膚到切斷她氣管的短短一瞬，只讓她來得及發出了一聲短促的驚呼。



那個金髮的頭顱落在放在下面等著的籃子邊沿上，彈了一下之後砰的落到地面上，然後朝莎拉腳下滾來，莎拉害怕的幾乎要把自己的身體壓進詹姆斯的肩膀裡面。



那個首級帶著恐懼和驚訝的表情，用無神的眼睛，看著莎拉和詹姆斯。



一個工人很快過來，撿起了那個腦袋，把它丟進了一個塑料箱子裡面。



另兩個工人用肉鉤穿過了那個金髮女郎腳踝，把她吊了起來，飛快的排乾血液，然後從那具曾經誘人的肉體上面分割肉塊起來。



莎拉發現在附近有很多排得整整齊齊的塑料泡沫箱子。



每個裡面都嚴嚴實實的塞著從一個女孩身上取下的獨立包裝好的肉塊、裝著腦袋的盒子、清洗好包裝好的內臟還有裝著身體裡面瀝出來的血液的罐子。



莎拉一邊顫抖著，一邊猜測著哪一個空箱子會成為她的最後歸宿。



很快，那個金髮女郎曾經存在於世間的證明只剩下那台死亡機器上的幾點血污和泡沫塑料箱子裡面的一堆肉塊了。



莎拉意識到她的餘下的生命只能用秒來計算了——



如果不在意單位前的數字太小的話，也許能用分鐘來算？



詹姆斯注意到她不斷增長的不安，於是用他迷人又讓人安心的嗓音說道：「別擔心，莎拉。這種處理很快的，而且不疼。」



莎拉試圖從這句話中尋找一些安慰，不過當看到服務生正朝她走來，她的身體還是不可抑制的狂抖了起來。



這時，詹姆斯用力擁抱著她一下，「謝謝妳，莎拉。」



在他溫暖的懷中，她感到自己身體漸漸平靜了下來，勉勉強強的讓服務員可以拉著胳膊，領著她走到那台恐怖的死亡機器前面。



她按照吩咐跪在機器邊上，然後一隻有力的大手按住她的肩胛骨，用力把她朝下壓去，直到她的肚子和胸部撞上了冰冷的金屬操作台。



她纖細的脖子舒適的擱在木質支架上面，另一個服務生過來把支架的上半部合在她的肩膀上，死死的固定住了她。



看到身下血跡斑斑的籃子，莎拉的心中瀰漫著驚慌和恐懼。



當一個工人把她的黑髮從脖子上面捋開時，她的眼前似乎浮現出自己命運的終點，她的身體緊繃著顫抖起來，每寸肌膚都變得敏感起來——

她知道當她的腦袋一被取下，她的軀體就會被倒吊起來切割成碎片。



她還是一陣陣眩暈起來，考慮到目前這種情況這也許是件好事，雖然她沒有能完全失去意識。



詹姆斯披上一件及地的白色大衣，走到她的腦袋邊上，跪了下來，溫柔的吻了下她冷汗淋漓的額頭。



他用手指不斷的梳理著她腦後汗津津的粘成一絡絡的頭髮，讓她奇妙的感到安心。



這時她感到有一條血腥冰冷的金屬碰到了她脖子後面的皮膚。



「準備好了？」有人問。



莎拉已經無法回答了，不過詹姆斯一邊注視著她驚恐的眼睛深處，一邊清晰而冷靜的回答了，「準備好了。」



莎拉這才意識到那個服務生是在問他而不是自己，她沒有能回答倒是避免了她人生中最後一次難堪。



接著刀刃猛地撕裂了她柔嫩的肌肉，隨著一陣銳利的刺痛和嚓的一聲，她的軀體就落在麻利的工人手上了，而詹姆斯則把她的腦袋舉到自己的面前。



莎拉驚恐的睜大著她的雙眼，注視著詹姆斯安慰的目光。



血液從她脖子上的切口流出，落在了他的白色大衣上面。



他急不可耐的熱切的吻著她，用力把舌頭伸入她痙攣著的嘴中，貪婪的品嚐著她。



隨著一陣陣麻刺感漸漸的吞噬著她的意識，她發現他的吻格外的舒適和讓人平靜，不過她還是沒有能堅持到告別之吻的最後——



在她失去自己身體之後幾秒鐘，當這個吻才開始進入佳境，黑暗就徹底主宰了她的意識，她再也無法感受到任何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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